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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元宵之

热热闹闹过元宵热热闹闹过元宵热热闹闹过元宵
元宵“银钱”满

麦秀芳

墙上的老挂钟“铛，铛，铛……”敲了5下，
母亲便把我叫醒了。我在迷迷糊糊中穿上衣
服。那一年，我才10岁。我们早起，要去卖
蒜。元宵节到了，意味着年已过完了，地里最
后一陇大蒜也得卖了。元宵节，家乡人要炒

“银钱”（一种粘米做的糍粑），蒜是绝对不能
少的。

出发前，我们得把蒜扎成一小捆一小
捆。母亲抓把蒜放在膝盖上，抽一小撮稻
草，在捏蒜的食指上转一圈，留下一个“圆
圈”，再绕蒜梗两圈后穿过“圆圈”，顺手一
折，两手分别一拉，压蒜的稻草两头绷紧，便
塑成了一个好看的“白喉结”。父亲用秤钩
钩起小蒜把，一手提起秤绳，一手慢慢移动
秤砣，在秤杆上的“北斗七星”“南斗六星”

“福禄寿”秤花中寻找平衡点。够一斤重了，
才将小蒜把整齐地摆在“禾乐”（禾架子）
上。我的任务是打下手。

我家在村东头，市场在村西面，从我家到
市场，相当于环村走大半圈。

凌晨5点多，我们就出门了。此时，天
地溟濛一片，挼蓝的天空如无边序幕，缓缓
铺开。月亮高悬夜空，像洞悉一切的智者，
静静明明。星星如同旷野上的苔花，开在薄
片样的云絮间。沿途的房屋，在微光中影影
绰绰，像宣纸上洇染而成的画。脚下的小草
嫩柔柔的，挺在冷冽的风中，静待晨曦。河
水潺潺流淌，以月为灯，带着春的萌动奔
腾。我们一路走来，宇宙清明，八荒宁静。
只听见我们三人走路的“噗噗”声。我和父
母，跟着月亮，走过小桥，穿过树林，绕过村
庄，走在希望的光影里。

时间一点点地抬升了天空，熙光穿透了
薄雾，照遍十方。

走着走着，便到了市场，早起的商贩们
已经开始忙碌了，有摆卖竹编农具的，有挥
刀砍猪骨的，有拉肠粉的……整个市场沸腾
起来了。

找好摊位后，母亲叮嘱我：“快上学，用心
读书呀！”

开学伊始，无非是发新书，老师提醒注册
事宜，然后布置预习——查字典。那时候，我
最羡慕同桌小美有本《新华字典》了。

一晃眼，到了上午放学的时间，我蹦着跳
着回家去，心心念念的是家里的腊肉炒“银
钱”。

“银钱”圆圆的，如碗口大小，厚薄似铜
钱，寓意自然是团圆和富足。年前已做好的

“银钱”，泡在大黄盆里，每次换水，我都瞧上
几眼，就盼着元宵快点到来。

终于，盼来了。看，一块半肥瘦的带皮腊
肉，被父亲切成荷兰豆大小的薄片；白白糯糯
的“银钱”，也切成银杏叶般精致的形状；蒜头
拍扁，切成碎末，鲜嫩的蒜苗、芹菜择洗干净，
切成小段。油锅“嗞啦”沸腾了，腊肉下锅，

“呼哧”一下，热烟蹿出来，腊肉里的油“噼里
啪啦”地迸出来，加入“银钱”，翻炒间，一块块

“银钱”沾满油光，金灿灿的。蒜苗和芹菜段
也纷纷入锅，撒一汤匙白糖，淋一圈酱油，浇
一勺九江双蒸酒，那香味直往人鼻腔里钻。
出锅，满满当当一碟炒“银钱”，五彩斑斓。“银
钱”黄闪闪的，腊肉红殷殷的，蒜苗绿油油
的。第一块“银钱”入口，刹那间，极致的满足
感从舌尖滑至喉咙，溢进肠胃，又漫上心头。

家人围坐，吃“银钱”，聊年计。不知什么
时候，母亲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钱，叫我下午交
学费。我告诉母亲，上学期考试，我得了全班
第一，减免2.8元学费。母亲一脸惊喜，收回
那张1元的钱，说：“今早的蒜卖了个好价钱，
这两元就奖励你吧！”

当天，我一路小跑来到书店，买了一本
《新华字典》，用了1.1元，还顺手买了本《唐
宋词选》，用了0.64元。我至今还保存着这
两本书。

一年之计在于春，《汉书·文帝纪》里记载
汉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曾下诏书说：“夫农，
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
粢盛。”这一年的正月丁亥正是正月十五。家
乡人也有元宵即开耕的传统。元宵节下午，
一放学，我又屁颠屁颠地跟着父母去种花生
了。父亲将泥土翻松，我将种子放入土中，母
亲用细土覆盖种子，我们一同把春天的憧憬，
种进这方蓬勃的土地。

纸竹花灯暖流年
王同举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
明月逐人来。”唐代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生动
地描绘出了元宵夜燃灯时的盛况。万盏花灯
齐燃，流光溢彩，汇成了一片光的海洋，街头巷
尾热闹非凡，游人如织，人们身着盛装，扶老携
幼，共赴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元宵节又称“灯节”，这天晚上，一盏盏花
灯或高悬于屋檐之下，或系挂在枝丫之间，或
漂浮在水面之上，散发出柔和而温暖的光。灯
火璀璨，与明月交相辉映，将夜色装点得如诗
如画，好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外公心灵手巧，尤其
擅长编织竹器，扎花灯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在
外公的手中，几根薄薄的竹篾、几根细铁丝、几
张彩纸、一小截蜡烛，就能变幻出各式各样栩
栩如生的花灯，花篮灯娇艳欲滴、南瓜灯憨态
可掬、鲤鱼灯灵动活泼、生肖灯惟妙惟肖……
每一盏花灯都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

乡下自制的花灯用料简单，取材方便，一
般以竹片为骨架、以彩纸为外壳。经过霜雪的
竹子，质地较为脆硬，要提前处理好了才方便
使用。每逢元宵前夕，外公总会走进屋后那一
大片竹林里穿梭搜寻，仔细地挑选合适的竹
子。外公将选定的竹子一根根砍下，拖进院子
里，用锋利的篾刀削去竹枝，再将竹子劈开，逐
个削平竹节，随后又将竹子剖成一条条细细长
长的小篾片。竹节硬实，需要放在火上烤一
烤。经火烤后的篾片，柔韧性好，便于弯曲折
转成型。

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扎骨架。外公总会
事先在脑海里构思好花灯的大致造型，然后才
开始动手。外公的双手上下左右翻滚，在篾片
之间熟练地穿插、拉伸、扎实，轻巧的篾片就在
他的手中欢快地跳跃着。外公扎的花灯骨架，
外形线条柔和，造型凹凸有致，网格疏密有度，
有的地方扎得密实，有的地方留有空隙。不到
半天工夫，一副精巧的花灯骨架就在外公手中
成型了。

骨架扎好后，紧接着还要在底部放置一小
截蜡烛，在骨架外层糊上一层薄薄的彩纸，再
贴上喜庆的字画作为点缀。我常常在一旁帮
忙，比如递上彩纸或画笔、扶稳骨架。外公小
心翼翼地将彩纸糊在骨架上，用胶水粘好，确
保不留缝隙，再细心地贴上事先描好的字画。
当一盏漂亮的花灯制作完成时，我总是兴奋地
欢呼起来，提着花灯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外公不仅擅长制作传统的花灯，还经常尝
试制作新的花灯样式，赋予花灯不一样的意
趣。记得有一次，他在花灯底部安装了一个可
以自由活动的灯座。到了晚上，当我提着花灯
跑起来的时候，那烛光就随着我的跑动摇曳闪
烁，好似有一条火龙在灯笼里不停地盘旋游
走，有趣极了。

外公告诉我，花灯不仅可以增添节日的喜
庆气氛，同时也是为了给年后启程外出的亲人
们送行，蕴意用一盏火红的灯笼，照亮亲人们
的漫漫旅途。我才明白，为什么村口总会挂几
盏大花灯，它蕴含了暖暖的人间情意。

乡下人喜欢把花灯高高挑起，挂在小院的
四角，或者挂在院子中央的树上。一盏盏花灯
挂起来，入夜点燃了，把月夜下的农家小院映
照得火红火红的。

孩童们喜欢提溜着花灯满村子走，他们时
而排成一条长龙，时而围成一个圈，蹦蹦跳跳，
雀跃不已。那时候，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快
乐真的非常简单，直到村头村尾响起了妈妈们
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孩童们才恋恋不舍地把
花灯放进村后的小河里。一盏盏花灯漂浮在
水面上，随风远去，像一条火龙游向远方。“纸
竹开花灯灿灿，红红火火过元宵。”几张彩纸，
几根竹片，在灵巧的手里开出了一朵朵明艳的
花。花灯寓意吉祥，它不仅凝聚了人们美好的
生活愿景，传递了温暖的祝福，更多的是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展现了民俗文化的
无限魅力。

一盏盏小小的花灯，照
亮了多少人回家的路，温
暖了多少人的童真岁
月。每一盏花灯都承
载着一段美好的回忆，
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成
为人们心底永远的暖。

元宵节的火光
吴建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
煌。月满冰轮，灯烧陆海，人踏春阳。”城里
的元宵节满街花灯，通宵歌舞。我童年时
的元宵节是在乡村里度过的，虽然没有那
种笙乐通宵、歌舞欢腾的场面，但有的是难
以忘怀的狂欢。

那时，每到元宵节，我们小孩子便央求
大人为我们扎灯笼。我的父亲是村里扎灯
笼的高手。元宵节的早上，父亲喂完猪，将
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坐在院场上给我
们姐弟几个扎花灯。我们则替他做“小
工”，拿竹篾、硬纸，找铁钉、蜡烛。父亲先
扎一大堆椭圆形、菱形、长方形的篾架子，
然后一一组合，糊上彩纸，再把精心剪成的
各种图案贴在彩纸上作点缀，一只只色彩
鲜艳的花灯便大功告成。他扎的兔儿灯、
田鸡灯、荷花灯……惟妙惟肖，逗人喜爱。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学着做，做的当然是最
简单的灯，如四四方方的箱子灯，棱角分明
的三角灯。

元宵吃汤圆，象征阖家团聚幸福美
满。母亲总说，圆子是最团圆吉祥的食
物，能把牵挂和幸福都包裹进去。元宵节
前一天，母亲就把早早准备好的糯米用清
水浸泡，待米软胀后拿到石磨上碾成粉，
摊在凉席上晒过半天后用布袋收好。元
宵节下午，母亲开始搓圆子。她把米粉加
入适量开水揉捏成圆形长条，再切成一只
只圆坯，然后放在掌心搓成一个个如核桃
大小的圆子。夜幕低垂，母亲开始煮汤
圆。圆子要等水开了后才能下锅，不然会
化掉。汤圆浮上水面，袅袅的香气也升腾
弥漫，让人垂涎三尺。捞一个汤圆急急地
送进嘴里，轻轻咀嚼，软软的，甜甜的，滑
滑的，温润绵长。

我们吃完汤圆，便赶到队里的打谷场
上“溜灯”。打谷场上早已聚满了前来“溜
灯”、观赏灯的孩子和大人们。那些大大小
小、五颜六色的兔儿灯、金鱼灯、狗儿灯以
及孩子们自制的三角灯、五星灯、箱子灯
……把小小的打谷场照得璀璨夺目。从远
处望去，真似浩繁星光，也像渔火点点。那
一盏盏蜡烛在灯笼里绽放着亮丽，欢乐和
幸福也映照在每一张笑脸上面。我提着那
憨态可掬的兔儿灯，在小伙伴们的惊叹和
羡慕的目光中炫耀着走来走去，心里洋溢
着前所未有的欢愉。

在场上溜了一会儿灯，我把兔儿灯交
给姐姐，就去和小伙伴扔火把、放哨火。扔
火把必须是男孩，因为男孩有力气，火把儿
扔得高。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说法，元宵
夜谁的火把扔得高，谁家今年地里的收成
就高。用作火把的是家里刷锅用剩的高粱
把儿或者是扫地扫秃了的笤帚把儿。大人
们把它们废弃了，可小孩子们却留了个心
眼儿，将它们收藏起来，留作来年元宵节当
火把儿扔。为了使火把儿易燃、耐烧，我们
白天就将火把在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柴油箱
上反复地、使劲地蹭，谓之“揩油”。我们点
燃手中的火把，一边扔一边唱着儿歌：“火
把儿，流流星，一棵麦子收一升。火把儿，
金银灯，照得粮囤满满的。火把儿，光明
灯，照得年年好收成……”我们举着火炬似
的火把在田野里奔跑，再用力抛向天空。
火把在乡间的麦田上此起彼落，远看如夏
季的流萤。

火把快要燃完时，我们又用剩余的火
把点着路边河岸上枯萎的野草和灌木丛，
俗称“放哨火”。枯朽的野草和灌木最易
燃了，刹那间，田野上火光熊熊。庄稼人
丰收富足的宏愿和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在
火光中熠熠生辉。我们一边放也一边唱
着儿歌：“正月半，放哨火，放了哨火野草
没，野草没了稻麦长，沉甸甸的稻麦笑弯
了腰……”正月十五，这个时节，春的脚步
越来越近，冰冻的土地开始融化。枯黄的
野草在哨火中化为灰烬，那春风都有了些
许暖意。过不多久，沉睡了一冬的万物便
在春风的抚慰下苏醒、生长，呈现出一片
勃勃生机。

童年的元宵节是那种朴实本真的快
乐，像小河里的水潺潺地流着，弥久地散发
着青草绿禾的芳香；仿佛一杯茶，细细品
咂，清香淡雅，让人频频回味。而今的元宵
节，早已没人扔火把、放哨火了。乡间的儿
童只有围在电视机前看元宵晚会取乐的份

了。然而，不管到什么时候，元宵节
的火光都会永远地存在，岁月就

在那火花里燃着，无声无语，一
点一滴，汇成了生命的河。

古诗词中品元宵
李钊

元宵节作为春节的延续和高潮，是一个充
满温馨浪漫的节日，也是一个弥漫诗情画意的
节日。在这个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习惯在品
尝香甜可口的汤圆后，与亲友们相约走出家门，
欣赏五彩斑斓的花灯、竞猜妙趣横生的灯谜、观
看灵动俏皮的舞龙舞狮……行走在大街小巷的
欢乐氛围里，远处传来“灯月交光照绮罗，元宵
无处不笙歌”的吟唱，瞬间唤醒我们穿越千年的
诗意情怀，去领略独特的中国式浪漫。

作为春节年俗的压轴大戏，热闹非凡的元
宵节将年俗活动推向高潮，一个“闹”字，或许是
元宵节庆活动最好的注解。元宵节由来已久，
又称“上元节”“元夕”“灯节”等，在西汉成为重
大节日，东汉赏灯活动兴起，至唐代武则天曾下
令解除宵禁，允许百姓在元宵节张灯庆祝，从
此，元宵节的夜晚变得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被
誉为唐代“文章四友”之一的苏味道写过一首
《正月十五夜》，其中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
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描绘出“金吾不
禁夜”的长安城内，灯如繁星，连成一树银白色
的花朵，明月追逐着川流不息的人潮的场景，表
达出民众对节日欢庆和自由生活的向往。猜灯
谜、逛庙会、舞狮子、吃元宵……元宵节习俗颇
多，而赏花灯是元宵节最具东方特色的浪漫狂
欢，在宋朝，元宵灯会已成为老百姓习以为常的
传统习俗，即便是谪居密州的苏轼也牢牢记着
杭州的元宵灯会，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写
道：“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那一夜全城灯火辉煌，明月如霜，点亮城市，也
将人照得美如画。汤圆是元宵节最具特色的食
物，也称“浮圆子”“汤团”。南宋文学家周必大
《元宵煮浮圆子》中的“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
中”，描写了汤圆在锅中翻滚的情景，形象生动，
让人感受到汤圆的洁白与美味。猜灯谜是中国
人含蓄而深情的表达方式，清代诗人陈维崧在
《烛影摇红·丁巳上元夜泊河桥》中的“今宵一棹
缆烟汀，懒打看灯谜”，描写的便是为人津津乐
道的猜灯谜习俗。元宵节的欢乐氛围还少不了
戏剧的“加持”，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在《汴京元
夕》中写道：“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
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重现
了各地剧种齐聚汴京，以高超的技艺唱响月夜
星空的元宵盛景。

如果说热闹是元宵节最重要的主题，那团
圆和美满则是人们对元宵节最美好的愿望。从
古至今，人们都希望在元宵佳节与亲人相聚，共
享团圆的喜悦，北宋词人李持正在《人月圆·小
桃枝上春风早》中，以“更阑人散，千门笑语，声
在帘帏”的词句，还原了元宵夜游人散尽、千门
万户仍传出欢声笑语，在帘帏之间回荡的
画面。而回望千年前的元宵节，赴长安
科考的白居易却被哀愁包裹，《长安正
月十五》中的“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
行乐一人愁”，让我们知道，处在病中
与他乡的诗人，即便周遭人马喧嚣，
游人如织，花灯璀璨，却只能对月遥
望故乡，诉说着思念与哀愁。在宵禁
和礼教制度森严的古代，元宵节是青
年男女邂逅的浪漫节日，佳人们借赏
花灯、猜灯谜之际寻觅另一半，月光
灯火之下处处上演着动人的故事。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宋代文
学家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中的经典
诗句，满怀对爱人的深深怀念和相思之
情。元宵节似乎能让一切坚硬的内心变
得柔软，作为宋代豪放派词人代表之一的
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吐露心声，用一句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倾诉对意中人的思念和追寻。人世间，
最美好的莫过于初见，清代诗人董舜民在《元夜
踏灯》中，描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在元宵夜邂
逅了心上人，但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别离，“不如
归去，难忘畴昔，总是团圆月”，让人深感，乍见
的欢喜，如此动人。

而今，元宵节悄然在“闹”中出“新”，衍生出
元宵晚会、网上猜灯谜等新方式，但人们对于情
感的追求和“新的开始”的向往而生出的力量，
是始终未变的。当我们邂逅古诗词里的浪漫元
宵，既会照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寻，也能与
过去重逢、对话，获取新的力量。


